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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与叛乱

网络水军的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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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犯罪与叛乱










193 针对作家的严厉法律。人们应该将作家视为罪犯，他们只有在最少见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宣告无罪或得到赦免：这是控制书泛滥的一种手段。（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










谁想起张爱玲和她的出版商的时候不会想到罪犯？ 但在我钟爱的现代诗人面前，我对她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见后文《张爱玲与网络水军的戏仿》。




如果作家、出版商绝大多数不是麻木不仁的罪犯，那为什么他们不敢相信尼采是诚实的呢？尼采正是那少数几个被宣告无罪或赦免的。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尼采这样的阐释者，人们还是会把自己的肤浅、笨拙、迟钝、短视、偏听偏信和缺乏洞见造成的一无所获归咎于尼采的不好理解，不容怀疑的、可以直接领悟的是商业化。很多人都过了三十了还不知道那个底线在哪儿，不知道判断依据在哪儿。今天，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是皇军，他也不会有任何感觉不适，又有什么判断依据？




在2015年注意到尼采关于“人们应该将作家视为罪犯”的观点后，它就成为了我的斗争路线。我从济慈和史蒂文斯的诗中也看到这了这种斗争的线索。他们和诗歌的叛乱者斗争。




叛乱罪难道是可思考的吗？人如何能够思考一个身体会不惜毁灭自己而欲求一种能首先操纵自己然后借其操纵世界的权力呢？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的史蒂文斯写出了伟大的诗歌，因为人的情感的极端化就是献祭仪式性质的叛乱，而且这就在他说的音乐中。什么是音乐？叛乱的战鼓也把自己当音乐，但真正的音乐带着情感色彩思考叛乱。这正是因为有比控制更优越的力。艺术的力量最终能思考反动的力量，从而促成了健康的健忘，反动消解于其中，被高处的目标冷漠以待。这种叛乱对玛丽安·摩尔来说，总会被艺术、音乐的掌管者太阳超越。




济慈的《夜莺颂》是给夜莺定罪的，当然是写作的法西斯罪行——死亡是美的母亲。




在以古法语“此为圣女乌尔苏拉与一万一千个处女的肖像”（教士的抄写错误，当为11名）为题的诗中，华莱士·史蒂文斯讽刺了这种献给仁慈的主的写作：她说：我的至爱，在你的祭坛，我已经献上了 雏菊和罂粟，还有玫瑰……没人能看见，我奉献一份祭礼，在草地上，是小萝卜和花朵。这比匈奴截杀的11名处女还要多，就是这位诗中的乌尔苏拉后来真的成为了给仁慈的主的祭品。




“她哭了/生怕主不会接受”，“仁慈的主在祂的花园里寻找 新叶和暗色调，而它们全是祂的思想”……——“这并未写/在任何书中”一万一千个处女以花朵和小萝卜的形式被献祭给仁慈的主，这只是她的一份自我感动，主也真的颤抖了，但深知这不是天堂之爱。由于这事儿没写在任何书中，告诉人们这是突破底线的，所以伪君子就认为这也不叫事儿，出版继续繁荣。




在写作中献祭一万一千个花朵、小萝卜、玫瑰、雏菊在史蒂文斯看来是突破底线的禁术。




史蒂文斯会把大屠杀和皇军对女性的行径写成一个女黑鬼（《提灯笼的处女）），也就是令其性转以减少其超雄合理性，暗示：侵犯方为什么总是认为自己作为男性取得了对女性的奴役式胜利，并且这胜利是保存在男性的亵渎的姿势中的？在那里的是个女黑鬼罢了（同样的手法也是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使用的，例如他的《伪教皇》）。




也可以参考动漫《魔女与野兽》第4、5集。法西斯主义从死亡那里保存“生命”和“记忆”禁术，让一个既不可能神志清醒地存活又不可能等待灵魂转世的虚空地狱诞生了。和史蒂文斯的《提灯笼的处女》一样，《魔女与野兽》4、5集里也出现了一个灯笼，“在那些补生保养不佳而神志不清的人眼中，它比任何事物都要耀眼”，史蒂文斯的诗的结尾是“她虔诚的出行，会给一个女黑鬼的守夜注入这般强烈的能量”。作为禁术的写作是必须被禁止的。




学术界的戏剧性转折往往体现在其“内政”切割，切割属实无关痛仰，因为换汤不换药，就和人改宗换血一样难，这就像大学那些官僚，处理了犯罪分子，再培养出来的还是同样的人，这就是道德说教的两面性，反观史蒂文斯的诗，就是干脆彻底地和献祭的历史断开了，让它只处于自己的闭环中。




沙织，2024.10.30
















张爱玲与网络水军的戏仿










一般认为张爱玲小说没有自传的成分，或仅仅是对人性的无情揭露，实际上她是在把她看到的人当自己看，或把自己放诸每个人物，因此她毫不留情，对别人不客气那是对自己狠，张爱玲的传记作者宋明炜认为张爱玲在“张看”自己——“那个没有面孔的人形有了面目、心情”。




“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都写到蜜饯乳鼠的程度了，对张爱玲来说，还有什么好人、坏人与福报、恶报的区分吗？网络水军看不出来，评论家其实是能看出来的，她那里丝毫不需要人性的感觉，那是感觉的零度。




评论必须有这种敏锐——也是灵视的基本功能，或德勒兹所说的神圣的阐释：即从一个片断里看到，如布莱克所说的“创世前永恒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源泉”，具体到对张爱玲的评论，就要知道她的一个片断和她整个人生、写作的逻辑、感觉的观念的关系，越成熟的评论家，反应速度越要快。




张爱玲亲自吐露过，她写的东西是值得写的，但她怀疑她把那些故事写坏了。不过，男权主义可能写的更坏。但是她为什么一定要把故事写坏呢？“回不去了”、“阳光里只有昏睡”等都是她自己的原话。这和一定要把故事写坏形成了反馈闭环。评论未必要写多大体量的东西，但一定要传达作家带给人们的重要消息，以张爱玲来说，她传达的消息就是她是无从改变的，换言之，没必要有好人、坏人的区分，人所能有的感觉被火力输出取代了。




戏仿（Parody），源自古希腊语parodia，意为一种文学体裁和创作形式，其特点是对前人作品的模仿和改写，仿史诗、戏剧。戏仿完全可以做到通过不严肃达到严肃，通过惯例达到不寻常。（资料）




张爱玲一定要把故事写坏是因为她无法戏仿她所不能戏仿的，她没有对他者戏仿的兴趣，或者说，她将他者纳入了与自己的同一性。这仿佛是病毒、瘟疫的传播，让人想到新冠时期的黑暗。但归根结底，她只戏仿了自己，这是她能做到的。在德勒兹那里，拟像已然是最高形式和自在差异、纯粹差异，是事物的决定性的有趣和精确。如果戏仿理论是可接接受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个事物只象征和戏仿自己，无法超越这个范畴，例如一个人出演了一个猥亵的角色，但这并不是对他自身的戏仿，除非他是本色演出。而当一个人只是本色演出，本色地寻找，或本色地为别人寻找替身演员时，他是十分清楚这份本色是不可能在别处找到的。




真正失败的是自以为可以戏仿的演出，例如戏仿狮子的猿，猿的那些姿势和动作只是加强了猿的特征。甚至有人认为，每一事物都是同一事物的虚假的形式这一结构就是世界的结构。那么蛆虫为什么感觉不到它们是在太阳的粪池里耗费，反而觉得那是自信的来源、无上的胜利和骄傲的挺近？网络水军继承了这一点，但他们仍无法和张爱玲命运的长久存在相提并论。




沙织，2024.10.28










      

    

  